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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后窗

听证会上的数字变化

8
月30日，济南市有线数字
电视维护费听证会，我作

为文字记者参与了报道，这是我
第 3 次参加听证会。每次听证会
报道，稿子里都是大大小小的数
字，我的听证会记忆，也就存留在
这些数字中。

第一次听证会经历，是 2009
年 12 月 18 日，济南市水价听证
会。听证的内容聚焦在是否要将居

民生活用水价格由每立方米2 .95
元调整为每立方米3.15元。
在那次听证会上，共有64位济

南市民报名参与，最终选出的10名
消费者参加人中没有一位特困职
工或者低保户。
那天的听证会上，到会发言的

24位听证参加人，只有4个人明确
反对涨价，其中，山东青年政治学
院大一学生王润林第一个说出了
反对的声音。
翻看当天的采访笔记，以济南

市人大代表身份参加听证会的梁
凡在赞同涨价后说：“2008年底，
国家施行新修订的《政府定价听证
办法》。新办法修正了听证会性质
不明确的问题，听证会是论证会，
不是决策会，听证会代表的意见，
不能仅仅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作简单化处理，而应多角度多层面
综合考虑。”
6个多月后的 2010年 5月 30

日，我在曲阜迎来了第二次听证
会——— 山东省物价局举行的“三
孔”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这一次
要将门票价格上调 10到 35元。

听证会前的4月23日，我作为
第三方代表之一，在山东省物价局
二楼会议室，从29位报名者中抽出
了参加听证会的15名消费者参加
人。“原来以为三孔门票调价会是
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没想到只有不
到30个人报名。”省物价局的工作
人员有些失望。
我们抽出的 15名消费者参加

人中，有 14人来自曲阜和济宁，所
有 27位听证会参加人中，济宁市
占了 19人。
在那天的听证会上，直到第 12

个人发言后，我才听到反对的声音，
这次依然是 19岁的王润林。当时他
揪着为参加听证会特意换上的熊猫
图案T恤大声说：“我反对不一定有
用，但我得表达出我的观点。”

那一次，27人参加，只有3人明
确反对门票涨价。

时间到了8月30日，我再一次
在济南市数字电视维护费听证会
上见到了王润林，他说，“我又报名
了，听说这次只有34个报名的，抽
中的几率很大。”

但这次听证会上出现的一些
新变化让我有些惊讶。
第 4个发言的王润林，这次依

然是带着反对意见来的，不过在他
之前的 3个发言者，都明确表示了
对有线数字电视维护费从每月 13
元上涨到 26元的反对意见。
“每月 26元是国家规定的最高

限，应该适当调低”、“副终端的维护
费应该下调或者免费”，几乎维护费
中的每一项价格制定，都有参加人
表示反对，我的采访本上，至少记录
了 13名参加人的反对意见。

当参加过济南多个听证会的
梁凡第 21 个发言时，他感慨道：

“一参加听证会，就有人背后说‘就
会一边倒赞成涨价’，每个听证参
加人心里都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但
是这次听证会大家都充分发表了
意见，而且是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好让决策部门充分考虑，不再单纯
地赞同或者反对，这才是体现听证
会价值的地方。”

听证会接近尾声时，济南市
物价局长孙建民还提到，济南市
政府将会在确定收费价格的同
时，公布各听证参加人发表意见
的采纳情况。
而山东省物价局人士也透露，

下一步将酝酿对听证会举行办法
进行完善，采用网络论坛的形式听
取民意。

我也有变化。之前两次听证
会，我总提醒自己要做旁观者，要
保持冷静。但这一次，当梁凡说起
听证会参加人的甘苦时，我第一次
鼓起了掌。

是谁惊醒了他们的梦

采 访济南后龙村蜗居大学生
已经过去多日，但很多情

景始终印在我的脑海中不能忘
怀。

蜗居在后龙村的这4000名大
学生，大部分出生于农村，毕业

于普通院校或民办高校，在这个
城市中没有任何背景可以依靠。
若干年后，这些人中或许只有少
部分能够冲破这张现实的网，过
上相对较好的生活，大部分人注
定是要失意而归的。
我清晰记得，8月22日晚上，在

后龙村口的一处烧烤摊前，我与沈
洪刚等六名一起创业的年轻人吃
烧烤喝扎啤的情景。那晚，大家都喝
了很多酒。几位年轻人向我说起他
们5年内要实现的理想，“我想在济
南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我要成
立一家中型的网络公司，下属员工
至少30人”，“能有一辆心仪的私家
车就好了”……觥筹交错、嬉笑怒骂
间，是大口干杯后砸在小桌上“砰
砰”的玻璃酒杯声。

突然，一向豪爽爱闹的20岁
女孩吴婧婧低头不语，之后开始
哽咽流泪。五个慌了神的男孩连
忙像大哥哥一样劝她。谁知女孩
的哭声更大了，顿时整个桌上的
气氛变得凝固，大家都沉默不语。
女孩的哭声甚至影响到邻桌的年
轻人，“我们也真够可怜的。”邻桌
一个女孩淡淡地说。

我至今没有问吴婧婧为什么
哭？我想，通过在后龙村 10 多天
采访中的所见所闻，我已经明白
了她为什么哭。

每天往返于村中狭长昏暗、
上布蛛网般电线的胡同中，每日
一大早就如同赶大集般去挤公交
车，不知一个相对明媚的未来何
时像中彩票般降临……他们有权

利偶尔发泄一下心中如磐石压顶
般的巨大压力。

22岁的沈洪刚告诉我，他来
自于滨州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父母过了大半辈子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拮据生活，哥哥为了供他上
学早早外出打工，他承载着全家
人的希望。“我执意留在济南，
一定要混出个人样再回去。”

实现梦想是居住在后龙村的
这4000多名年轻人的动力源泉，
但每日的生计则是他们首先要考
虑的问题。

沈洪刚说，今年7月份，因
薪水太少，他从工作了8个多月
的一家小公司毅然辞职，但老板
拖欠的1000多元工资让他险些揭
不开锅，一连吃了半个月的馒头

咸菜。在这个赤裸得近乎残酷的
社会面前，他感觉自己渺小得如
同一只蚂蚁，“没有人会在乎你
的存在，除非你足够庞大或能发
出耀眼的光芒。”

前苏联政治家加里宁说过，
汗水的河才能冲开理想之门。这
群年轻人为了打拼流下的汗水不
比任何同龄人少，但理想之门能
不能打开，并不全由他们个人说
了算。

二十几岁本应是满怀梦想的
年龄，但现实让这些蜗居的年轻
人一梦难求，究竟是谁惊醒了他
们的梦？或许，未来和放弃之间就
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当你咬
牙坚持的一刹那，就能看见明媚
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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